
盼

（
散
文）

筱
君

小时 候 ，我 最 盼
着过 年 ，每 到 进 了 腊
月天 ，我 总 是 一 遍 遍
地问 妈 ：还 有 几 天 过
年。妈 总 是 点 着 我 的
鼻子 说 ：你 盼 过 年 ，
就是 想 吃 好 的 ，真 是
个馋 丫 头 。

盼过 年 想 吃好 的 ，
妈只 说对 了 一半 。

我更 盼 的 是 过 年
时的 那 种 气 氛 。大 人
们忙 着 扫 房 子 、贴 年
画，给 孩 子 们 裁 衣 做
袄，准 备 各 种 各 样 的
年货 ，那 种 忙 、乱 ，
那种 欢 喜 劲 ，我 才 真
真的盼 。

到了 除 夕 晚 上 ，
过年 的 一 切 都 准 备 好
了，我 们 穿 上 花 花 绿
绿的 新 衣 服 ，衣 袋 里
塞满 了 花 生 、糖 果 。
围着 爸 爸 妈 妈 到 院 子
里垒 旺 火 。这 是 每 家
过年 必有 的 一 种 活 动 。
把晶 亮 乌 黑 的 煤 块 精
心垒 成 一 座 一 米 高 的
圆塔 ，塔 心 是 空 的 ，
在里 面 填 上 好 木 柴 ，
用油 松 点 着 ，旺 火 就
慢慢 地燃 起 来 了 ，我
们围 着 旺 火 ，嬉 笑 玩
闹，尽 管 尝 尽 了 火 烤
胸前 暖 ，风 吹 背 后 寒

的滋 味 ，可 还 是 尽 情
地玩 到 后 半 夜 。那 喜
庆欢 乐 的 气 氛 在 我 孩
提时 的 脑 海 里 打 下 了
深深 的 烙印 。

初中 毕 业 后 ，我
考上 了 一所师 范学校 。
学校 离家 三 十 多 里 路 ，
要住 校 。这 在 我 还 是
第一 次 。

刚来住校的那股新
鲜劲 ，很快就消失了 ，
接着就是盼回家 ，盼星
期六快快到来 。星期六
一早 ，心就慌慌的 。下
课铃声响了 ，同学们箭
似地冲 出教室 ，到宿舍
背起挎包直奔车站 ，中
午饭 是 绝 不 在 学 校 吃
的。

我和柳茵的家住在
一起 。每次回家从不舍
得花钱坐车 。插一条小
路步行 。这条小路要经
过一块坟地。记得每次
走到这里 ，脑子里总是
冒出 些鬼呀怪呀死人什
么的 ，浑身绷得紧紧 的 。
任两条腿机警地迈着 ，
风一吹 ，坟头上的草呼
呼响 ，背后象有人在追
赶，又不敢回头 ，只是
紧紧地抓住对方的手 ，
大气都不敢出 。待走 出
这块坟地 ，才敢长长地
出一 口 气 ，松开手一看 ，
手心里浸出 了汗 ，相对
一笑 ，又继续赶路 。

婚后 ，丈夫在离家
百里的地方工作 ，月 底
才能 回来一次。我和孩
子在盼 中过 日 子 。盼 月
末快快到来 ，盼丈夫快
快回来 。到了那几天 ，
我和孩子都魂不守舍 ，

门口 一有车 响 ，孩子就
跑出 去 ，我也提着心 ，
伸着脖子往楼下张望 。
盼啊盼 ，终于等来了风
尘仆仆的丈夫 。进得门
来，放下背包 ，顾不得
擦上一把脸 ，喝一 口 水 ，
先抱起孩子亲热一番 ，
接着就开始劈柴 、搬煤 、
擦地板 、洗衣服 ，看那
样儿 ，恨不能把一 月 儿
的活都干完 。看着他高
大的身影忙 出忙进 ，我
的心涌 出阵阵酸楚 ，刚
进门相聚的欢乐就消失
得无影无踪 。

两年前 ，丈夫到外
地一所学院里去进修 。
这下可好 ，由 每月 一盼
拉成为每年一盼 ，盼中
的日 子 真 比 树 叶 还 稠
啊。每 当忙完一天 ，围
着被子坐在床上 ，孩子
就伸 出小手 ，扳着手指
算日 子 ，冬去春来 ，我
们在盼中 等待 ，在盼 中
生活 。

丈夫终于毕业 回来
了，夫妻 团聚 ，合家 团
圆。我和丈夫在一起工
作，每 日 双双出 门 ，按
时回家 ，生活倒也幸福 。
可闲暇空余 ，一股忧思
袭上心头 ，心里烦烦地
不知所措 。生活 中少了

什么呢？
惶然入中 年 ，逝者

如斯夫 ！人少了追求 ，
少了盼 ，生活也就少了
色彩 ，也许根源就在于
此吧 ！

工行杯
本报 与 商 洛 工 商 银 行 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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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 连 续 剧 《星 星 知 我 心 》看 过 已 久 ，但
剧中 十 几 个 主要 人物 的 影 像 ，却 至 今 深 印 在 记
忆里 。

这些令人难 忘 的 人物 ，有 眉 清 目 秀 的 ，有 长
相平 常 的 ，也有 其 貌 不 扬 的 。长 辈 里 ，有 “冬 瓜
脸”、“蟹 壳 面”、“缝缝眼”、“老婆嘴”，
晚辈 里 ，彬 彬 是个 “翻翻唇”，佩佩是 个 “豁豁
牙”、近视眼。——我 用 了 这 么 些通 常 是 不 中 听
的字 眼 ，但 毫 无贬损 嫌 恶之意 。恰恰相 反 ，我 觉
得彬 彬 噘着 的 小 嘴 ，倒是 增添 了 他 的 童稚 的 可 爱 ，
佩佩 的 缺 牙 、近视 以 及沙

哑的 童 声 ，越发 叫 人感 到
她离 娘太早，“老 气”过
余，心 中 泛 起酸 楚 ，生 出
同情 。而 说 到 为 他们姐 弟
倾注 了 全部 慈 爱 的 新 爷 爷奶奶爸 爸 妈妈们 ，不 论
其容 貌如何 ，我都 会想 到 那 给 予 寸 草 弱 花 以 无限
温暖 的 万 丈春晖 。

但是 ，不 能 不 为 我 们 的 大 部 分 电 视 作 品 遗
憾。先 是 坏 人 一 律 丑 陋 ，好 人 一 律俊 秀 ，现 在
是几 乎 所 有 的 人 物 都 有 一 副 漂 亮 的 脸 蛋 ，一 双
好看 的 眉 眼 。老 太 太 风 韵 犹 存 ，小 伙 子 仪 表 堂
堂，女 监 里 的 犯 人 也 个 个 天 生 丽 质 （不 知 这 是
说明 美 貌 乃 是 犯 罪 的 “祸 水 ”呢 ，还 是 美 人 犯
法理 当 宽 恕）。漂 亮 是 漂 亮 ，但 大 家 都 漂 亮 ，
象进 了 美 人 国 ，而 且 漂 亮 得 一 个 样 儿 ，如 一 娘

所生 ，分 不 清 西 施 王 嫱 ，何 晏 潘
岳，岂 不 成 了 一 片 模 糊 的 “漂 亮 ”，
漂亮 的 “模 糊”！

为什 么 千人一 面 的 现 象 泛 滥 荧
屏，我 曾 经 莫 名 其 妙 。后 来 读 了 一
些为 性 电 影 辩护 的 文 章 ，才 恍 然 有
了一 个行外 人 的 小 悟 。据说 ，对性
的渴 望 是人的 天性 ，那 些裸体镜 头 、

“ 儿 童 不 宜 ”的 影 片 不 是吸 引 着 大 量 的 观众吗 ？
观众 爱 看就该 毫 无羞愧 地迎合 他们 的 需 要 ，岂 能

慢条 斯理 。怪道 传 奇 越 传
越奇 ，凶 杀越 杀越 凶 ，风
流也越流越疯 ，原 来 是 有

着明 确 的 指 导 思 想 的 ：只
要观 众 爱 看 。你 追 求 奇 ，

咱能 叫 奇 侠女独挫 千 军 ；你欣 赏 杀 ，咱 可 以 活 剥
人皮 大 卸 八块 ；你 渴 望 性 ，咱 就 向 你展 示性 诱 惑
性迷乱性 癫 狂 。至 于 有 人爱 享 眼 福 （爱 瞧 漂 亮脸
蛋肯定也是人的 天 性喽），好 办 ，中 国 人 多 ，漂
亮脸蛋 并 不 难 寻 。

有人说 ：现在 的 导 演 们 处在 票 房 、艺 术 、良
心等 几 重 问 题 的 包 围 下 ，哪 一 方 面 都 不 能叛 离 。
我想 大 概是 的 。但假如有 时确 实 不 能 几全其 美 ，
非得 有 所叛 离 不 可 呢？我希 望 艺 术 家 至 少顾及 一
下艺 术 上 的 常 识，——要是 因 为 良 心到 底换 不 来
钞票 不 能 不 叛 离 的 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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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声甘州·赞李润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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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雷锋种 子 代相 传 ，硕果 壮 军 营 。看 蒲 城润
虎，德隆 品 正 ，民族精 英 。三 让 军 功侠义 ，为 国
弃官 星 。十 八年 来 事 ，甘误 前程 。

厚重 人生价值 ，最 无私奉献 ，不 虑 浮 名 ！又
红专 兼顾 ，寡欲一 身 轻 。振军 魂 、军 心 威 烈 ，铸
国魂 、顿 使 国 民 荣 ！民魂在 、立 长城上 ，赞我 龙
兵！

驰名 中 外的冉庄地道战
王群永

“ 地道 战 ，地道 战 ，
埋伏 下 神 兵 千 百 万。”
这歌声 ，这跳跃 的 音 符 ，
给人 以 奋发 向 上 的 力 量 ，也把我们带到 了 向 往
已久 的冉 庄 地道战遗址 。

冉庄 地道 战遗址 ，位 于 清苑 县 西 南46华里
的清水河 北 岸 ，地处冀 中 平原 ，抗战时期 ，在
军事 上 是一 重 要 阵 地 。纪念馆 的 韩文普老人热
心地 向 我们介绍 了 当 年 的 情况。1938年 ，冉 庄
建立 了抗 日 村政权 ，次年成 立 了 党 支部 。从此 ，
冉庄 人民 的抗 日 斗争有 了 坚强 的领 导核心 。

1 942年 ，日 寇 向 我冀 中 平原进行 了疯狂 的
“五 一 ”大扫 荡 ，实行 灭 绝 人性 的 “三 光 ”政

策，冉 庄 周 围20华 里 内 ，就有 公路四 条 ，炮楼
1 5座 ，真 是 “抬头 见 岗 楼 ，处处 冒 狼烟，”致
使冉 庄 人 民遭 到空 前残酷 的 血 腥洗劫 。为 了保
存革命力 量 ，坚持 对 敌斗争 ，英雄 的冉庄 人民 ，

在党 的 领 导 下 ，运
用毛泽 东 的 军 事 思
想，创 造 了 举 世 闻

名的冉 庄地道战 。
地道 ，是在战斗 中 发明并逐步完善起来 的 。

开始为单 口 洞 ，后改为双 口 洞 ，洞 身逐步延长 ，
根据 战争 的需要 ，经过 艰 苦 的实 践 ，终于 形成
了以十 字 街为 中 心 ，户 户 相通 ，村村 相接 ，左
右相 连 ，上 下 呼应 ，四 通八达 ，能进 能退 ，能
打能守 ，全长约30华 里 的 地道 网 。

地道 战 向 我们展 示 了抗 日 战争 中 人民 战争
光辉的 一 页 。我们行进在地道里 ，看着那油灯 、
路牌 、陷 阱 、枪眼……从 内 心里 不停地发 出 赞
叹，这地道太神奇 了 。地道的 出入 口 多种 多样 ，
分别 设在屋 内 墙根壁 、墙 根地面 、牲 口 槽 、风
箱底 下 、锅 台 下 等 处 ，伪装得 与 原 建 筑物一模
一样 ，使 人 简 直 无 法 发现 。韩老还 告 诉我们 ：

“ 有 个 外 国 人 来 参观 地 道 遗 址 ，
在设有地道 口 的屋 里 ，整整找 了15
分钟也 没 有 找 到。”当 打开 地道 口
时，他惊 讶 万 分地 说：“太妙 ，
太妙了。”

冉庄 地 道 不仅有 巧 妙 的 地道
口，同 时 筑 有 碾盘 、地平堡 、柜
台、烧饼 炉 、高 房 等 工 事 ，都和
地道相通 ，构成 了 一个纵深 立体
火力 交叉 蛛 网 阵 地 。冉 庄 人民利
用地道 ，取得 了 一个一个 光辉战
绩，共 对敌作 战72次 ，打死打伤
敌人267名 ，为夺取抗 日 战争 的胜
利作 出 了 贡献 。

影片《地道战 》对人们来说 ，
太熟 悉 了 ，但 到 这 里 亲 眼看 看 ，
亲身 处 地游 览 一 番 ，再 吃 上 一顿
影片 中 高 家 庄 的 便饭 ，更 有 着 特
殊的感 受 。

鹿谷鸣春 习凤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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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社会上有一个共 同 的
传闻：1974年临潼县西杨村村民
打井时才发现了秦俑 。这个话有
对的部分 ，也有 不准确的地方 。

世界上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
都是偶然的 ：庞贝城的发现，甲
骨文的发现 ，睡虎地秦墓的发现 ，
以及秦俑的发现 。既是偶然的 ，
它就可能多次出现 ，因一次被重
视而名 满人寰 。秦俑 是1974年 3
月29日 被发现后 ，受到党和政府
的重视 ，进行全面发掘 ，才风流
世界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种
传闻是对的 。但是 ，秦俑在此之
前，经常探头探脑走上地面 。目
前所知 ，最早走上地面 的秦俑是
二号坑 中 的秦俑。1976年在试掘
二号坑时 ，发现了一座东汉墓 。
这个墓葬直通二号坑底 ，陶俑也
被取出 ，说明东汉时人们便发现

了秦俑坑 。以后 ，在这里居住
的村民 ，在打井和挖坟时经常
发现陶俑、陶马 。一号坑 内有
许多墓 ，其 中一个是崇祯九年
的墓。附近村民谁都可 以告诉

你一些过去发现秦俑的趣闻 。有人打井 ，开
始水很旺 ，没过几天 ，井水突然枯竭了 。下
去一看 ，原来是陶俑作怪 。有人打墓 ，挖出
了陶俑 ，以为是神 ，焚香烧表 ，顶礼膜拜 ，
把它送走 。有人打窑 ，挖出了陶俑 ，以为是
怪，吊 在树上拷打一 番 ，然后打碎 ，等等 。
在旧社会 ，这里 的人民被剥夺了上学识字的
权利 ，山村僻壤 ，没有文化科学知识 ，做出
一些愚昧可笑的事 ，珍宝被看作怪异 ，也是
时代之使然。解放后 ，群众有了一点文化知
识，挖出了 陶俑，虽分不出是什么时代的 ，
但总还知道是文物 ，便向文化部门报告了 。
于是 ，逐级上报 ，直到 中央 。这才受到重视 。
不要说人民群众不认识 ，就是考古工作者 ，
一开始探出 了这么大范 围 的遗址 ，也感到吃
惊，不相信有这么大的面积 ，这么多陶俑 。
科学在实践 ，实践 出真知啊！

秦俑从发现到现在 ，即从东汉到现在也
一千七 、八百年了 ，但直到1974年才一举成
名天下传 。它雄辩地说明了 ，人民创造的古
文化 ，只有掌握在人民手 中 ，才能被重视 ；

但同时 ，人民只有在掌握了
文化科学知识之后 ，才能充
分认识这些古文化的重要价
值。才不致 “有眼不识金镶
玉”。

可见 ，考古更需要科学
技术 。现代科学技术如果应
用到考古方面 ，则可以减少
它的 盲 目 性 ，增强主动性 。
秦陵铜车马的发现 ，便是经
过科学的普查发现的 。秦陵
中“水银为江河湖海 ”之被
证实 ，是地球物理学家根据
地下 汞 异常 反 应 结 果得 出
的。秦俑兵器的金属含量是
现代科技测定的 。而且 ，从
勘查手段来说 ，可 以采用遥
感技术 、红外线等现代手段 ，
预知秦陵地下埋藏的状况 。
考古与科学技术结合 ，恰是
如虎添翼 ，相得益彰 ，不但
有助于考古工作的发展和深
入，也为科技开辟了一个新
的项 目 。

考古揭示着古老文化 ，
科学驱赶愚昧追踪未来 。

群牛闹春 张朝 翔


